
「廬山竹影幾千秋，雲鎖高峰水自流。萬里
長江飄玉帶，一輪明月滾金球。路遙西北三千
界，勢壓東南百萬州。美景一時觀不盡，天緣
有份再來遊。」朱元璋這首《廬山詩》，情景
交融，大氣磅礡，膾炙人口，廣為流傳。除此
之外，朱元璋還為廬山留下了一件立體作
品——御碑亭。
廬山亭多，單是有名有姓的亭子就不下百
座，而環繞着層巒起伏的群山、背靠滾滾東去
大江的御碑亭，則是廬山所有亭子中當仁不
讓、名副其實的「大哥大」。
御碑亭位於廬山仙人洞南側的白鹿升仙台
上，與風光無限的仙人洞隔空相望，整座亭子
由條形巨石砌成，為石構歇山頂方亭，坐北朝
南，邊長5.88米、通高6米。正方門上方有一
橫額，鐫刻着「御製」二字，左右兩邊裝飾龍
首圖雕，亭東南西三面開門，四角立方石柱。
亭中方形石藻井，中間刻成圓形雙龍戲珠浮
雕，亭四周用石板石柱圍成一方形院落。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朱元璋之所以對廬
山情有獨鍾，與他當年同陳友諒爭霸天下不無
關聯。
朱元璋（1328—1398），字國瑞，濠州鍾離

（今安徽鳳陽東）人，政治家、戰略家、明朝
開國皇帝。生於亂世，飢寒交迫，曾經放過
牛、討過飯的他，極具政治智慧和領導藝術，
後來成為一位大有作為、極具傳奇的皇帝，在
位整整三十年（1368—1398）間，朱元璋多管
齊下，從政治、經濟、軍事、思想等方面，大
力加強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統治。經過洪武時
期的努力，使明朝官場風氣逐漸好轉，社會日
趨穩定，生產逐漸恢復，吏治日趨清明，經濟
也隨之繁榮發展起來，史稱「洪武之治」。
從至正十三年（1353）開始，朱元璋起義兵
佔領元朝領地集慶（今南京）後，勢力大增，
成了紅巾軍的主帥。在那群雄爭霸的年代裏，
朱元璋立志統一天下。從此，他打着「奉天
都、統中華」的旗號，征戰南北大地。然而，
最令他擔心的強敵是陳友諒。至正二十年
（1360），陳友諒建都江州，自稱皇帝，國號

漢，年號大義。擁有水陸大軍60萬，為江南
一霸。當年5月，從江州發兵東下，直搗集
慶，不幸戰敗，撤回江州。朱元璋抓住機會，
決心抄了陳友諒的江州老巢，遂選擇廬山蓮花
谷（俗稱「女兒城」）紮營，目的是屯兵廬
山，等待時機，智取江州。
1363年8月30日至10月4日，中國歷史上著

名的鄱陽湖之戰，是元朝末年的一場重要戰
役——朱陳雙方投入兵力約80萬，經過30多
天鏖戰，人數處於劣勢的朱元璋水軍，利用古
老的火攻戰術，徹底殲滅了陳友諒主力部隊，
取得了關鍵性勝利，清除了通往權力頂峰的最
大障礙，如願以償登上最高權力寶座。正因
此，朱元璋不僅敕封廬山為「廬嶽」，而且寫
下一首《廬山詩》、建起一座「御碑亭」。
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9月，朱元璋為了
紀念周顛，下詔賜建的御碑亭，渾厚凝重，端
莊典雅。南面四根亭柱上，分別刻着隸草兩副
對聯：「四辟雲山九江棹 一亭煙雨萬壑松」
「姑從此處尋蹤跡 更有何人告太平」。青年
時代，我在廬山服役，後來成為「廬山女
婿」。四十多年來，多次光顧御碑亭。日久生
情。在我眼裏，三面凌空、巍然而立，藍天蓋
頭、白雲裹身的御碑亭，分明就是一首「立體
詩」。
廬山，海拔1,400餘米。600多年前，行人上

山尚且無路可走，何況是往山上運送巨石。為
了把這塊又大又重的漢白玉碑石運上山頂，明
內務府專門開闢了一條起點在廬山腳下賽陽
鎮，一直延伸到廬山大天池的九十九盤古道，
這是廬山歷史上第一條官修驛道。沿途建有錦
澗亭、半雲亭、甘露亭、一息亭、披霞亭，成
為廬山西北麓登山的主要道路。
御碑亭歷史上曾多次毀建或維修，1937年增

建月台及四周護欄。亭中所立的漢白玉御碑，
石質堅硬細潤，碑高3.6米，寬1.3米，厚0.23
米，正面鐫刻着朱元璋親撰、明代書家詹希原
手書的《周顛仙人傳》，背面鐫刻其撰寫的
《祭天眼尊者、周顛仙人、徐道人、赤腳僧
人》及詩兩首。歲月無情，刀風劍雨。石面雖

已斑駁，字跡有點模糊，但它依然展現出一種
古樸深厚的歷史底蘊。
民間傳說，周顛為建昌人，14歲患顛疾，乞
食於南昌市井。30歲時口出異言——南昌將
亂，不久陳友諒入南昌作亂。朱元璋建都南京
時，外出督工，周顛主動與之接近。後來，朱
元璋準備西征九江，特詢問周顛並帶其一道前
行。兵入安徽境內時，因為無風，舟師難行。
朱遂問詢周顛，答曰：只顧前行。不久，風
起，朱元璋大軍長驅直達小孤山，在彭蠡之戰
中大勝。之後，周顛便隱入廬山不見蹤影。過
了四年，朱元璋身患重疾。周顛託人送藥救
治，朱元璋病癒後身心日強……
朱元璋推翻了民不聊生的元朝，開創了中國

歷史上最後一個由漢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
明朝。但他勞民傷財在廬山建御碑亭之舉，除
了帶有濃厚的「感恩」色彩，還隱含些許「愚
民」成分——借此大做文章、昭告天下：君權
神授，不可侵犯。單從這一點看，與歷代帝王
並無二致。不過，朱元璋畢竟是封建帝王，不
能用今天的眼光和標準評價他、要求他。
廬山迄今保存較為完好的明代建築御碑亭，

於2013年3月5日，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七批全
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成為今天廬山遊客必到
的熱門打卡點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廬山
的知名度、提升了廬山的吸引力。正因此，廬
山博物館把朱元璋納入21位「歷代名人與廬
山」之中。

朱元璋的石構「廬山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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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詩人許瑤詩：「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後卻書書不
得。」他酒後臨摹懷素的狂草，似模似樣，孰料酒醒後再
寫，卻怎麼也寫不出之前的韻味了。作為許瑤的朋友，懷素
大概也覺得說到了自己的心坎裏，其後在《自敘帖》裏錄入
了許瑤的這首詩。古今中外，很多文藝工作者都認可創作與
酒的關係，很多作品就是飲酒後的直接產物，缺少了酒的加
持，靈感和智商似乎至少會下降一半。
我自幼就滴酒不沾，從沒獲得過喝酒帶來的靈感收益，每
次看到有人談論這一話題，總會心虛不敢吱聲。但我並不反
對他人喝酒，個人嗜好只是自己的行為標準，而不是對外衡
量的尺度，只要不妨礙到別人，我甚至還很欣賞一些因喝酒
出名的人。如沒有酒，李白不可能寫下「五花馬，千金裘，
呼兒將出換美酒」如此氣勢疏狂的詩句，杜甫也不可能抒發
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這麼沉痛的感悟。
文藝批評家朱大可說，茶與酒對於中國古代文人是對立的
兩極，茶負責讓人清醒，是向上的一路；酒則是讓人沉醉，
是向下的一路，輪流調節着人們的心靈——文人就是在這些
情緒漲落搖擺的實踐體驗過程中，去獲得一些超越感官與概
念的靈感智慧。
或許可以把喝酒視為一種精神上的斷捨離。因為人既有理
性，也有慾望，當慾望不可滿足又無法訴諸於理性的時候，
酒就提供了另外一個出路，讓人暫時與現實分隔開來，在另
一個癲狂世界裏把慾望耗散了以後，再回到平凡的現實生活
中。弗洛伊德說，當原慾受阻後會升華成為藝術。
這可從一定程度上解釋智商與酒的關係：文藝創作者屬於

「力比多」較為旺盛的群體，很容易感受到現實的不如意，
經過酒的轉化，那些精神痛苦磨難的部分，就蔚成了文藝敘
事的宏大格局。日本著名導演小津安二郎與編劇野田高梧為
了寫《東京物語》劇本，103天裏喝掉了43瓶酒，他自述劇
中許多對白都是在喝酒的過程裏「你一句我一句慢慢磨熬出
來的，至醺方歇」。
我最近看到美國得州大學的一項研究，認為從高中時代起
就展現出較高智商的人，未來更有可能成為中度或重度飲酒
者。原因很簡單，智商較高的人未來擁有的收入通常也會更
高，需要參加的社交活動更多，面臨着更大的生活壓力。於
是我頓時也明白了，那些趁着酒興創作、靈感飛升的故事，
不是因為喝酒增進了智商，而是有些喝酒的人本來智商就很
高，喝酒只是在尋找一種感覺、一種氛圍，並借這一釋放方
式展現出了天賦。
所以，以後再遇到有人談論相關話題，我也不會再忌諱自
己無法從喝酒中獲得靈感的事實——我本來就不是聰明人，
再怎麼喝，也寫不出海明威的作品。

●青 絲

智商與酒

眺望「屋瓦雞」

●張桂輝

來鴻

豆棚閒話歷史與空間

●廬山御碑亭位於廬山仙人洞南側的白鹿升
仙台上。 網上圖片

逶迤曲折的青石小路蜿蜒而上，抬眼是
層巒疊嶂的群山、巍峨聳立的土樓。幾條
山泉瀑流飛花濺玉，在方圓交錯的土樓
間，忽隱忽現地穿行，從山頂蹦跳奔湧而
下，宛若被追逐的客家小孩，發出嘩嘩啦
啦的聲響……
這是我觀看高中美術課本中永定下洋圓
形土樓照片，而引起的悠悠遐思。作為世
界文化遺產的永定土樓，與北京四合院、
安徽宏村民居、新疆維吾爾族民居、雲南
傣族竹樓並列介紹，成為中國民居的獨特
典範。
雄渾磅礡的客家土樓，讓人瞠目震撼之
際，也常常內心深處湧出一絲疑問：它是如
何建造的？
多年前，我跟隨國家級非遺項目「客家
土樓營造技藝」傳承人徐松生先生考察土
樓、研究土樓，合作寫成《客家土樓營造
技藝》一書，才深切感到客家土樓營造技
藝是一項宏大的工程，凝結着客家工匠的
建築智慧與創造精神。建造一座客家土
樓，短則幾年，長達幾十載。從準備材
料、選址布局、繪圖放樣，到砌築牆基、
夯牆層牆、立柱架樑，再到架頂蓋瓦、裝
修裝飾等，每個細節都隱藏着營造技藝的
精微奧妙……
抬頭仰望客家土樓，黛灰的屋瓦參差錯
落，如一壟壟的泥田，又如一幀幀水墨
畫。那屋脊上鑄立着一隻昂首凝視的公
雞，它散發出神秘而幽遠的氣息，彷彿來
自遙遠的天空，又恍若來自遠古的密碼。
讓人心生疑惑，又令人感到神奇莫測。原
來，它是土樓建築的祈福符號。雞，吉
也。雞食五毒，自古以來雞是鎮宅驅邪的
瑞禽。客家工匠將雞從石刻門當的圖案，
搬遷到了屋脊之上。
造型，也是土樓營造技藝的一種創意。客
家土樓，從實用的方形，到優美的圓形，漸
變到半開放的半圓形（圍龍屋），再到造型
多樣，真是匪夷所思。比如，官帽形、富字
形、八卦形甚至棺材形（寓意有官有才）
等。有一座土樓，工匠們把它建成「螃蟹」
土樓：有眼睛、嘴巴、腹殼、雙鉗。沒有建
不出，只有想不到。為什麼呢？因為螃蟹是
甲殼動物，象徵科甲連第，富貴雙全。聚族
而居的客家人，面對惡劣的生存環境，祈福
心理如汀江水一樣恣意流淌……
看似簡單的工具，簡陋的材料，工匠們
卻用靈心慧眼創造了「變」的法則與技
藝。粗礪的土牆斑駁滄桑，不時露出一節
木棍或一根竹條，那是古代的「鋼筋」，
增強了牆體的「韌性」與「拉力」。土牆
相交處，還要放「交骨」：用兩段杉木，
各鋸出一個口子，互相咬接並上栓。放置

牆骨，具有防震防裂功能。
土樓是土木結構的建築。客家工匠舉起指
揮棒，外部的泥土牆與內部的木走廊演出了
美妙的「二重唱」。木構架的加盟，大大減
輕了土樓的負重，又為木匠營造技藝開闢了
廣闊空間。二位夯牆師光着臂膀，站在高聳
的牆體上，哼着有節律的號子，舂杵交叉一
起一落，採用「梅花點杵法」，即先在牆中
間下杵，這樣使牆枋不會移動；再在牆枋邊
沿各下一杵，又在其二者間下一杵，最後在
牆枋邊沿加舂一次。夯點層迭相壓，先疏後
密，使泥土均勻結實。每一道工序，每一處
細節，都蘊含着高超的技藝。
而木匠師的技藝一點也不比泥水匠遜色。
不說琳琅滿目的廳堂木雕，單是大門「暗
落」的設置，就讓人稱嘆：它利用「落扣」
自身的重力，落在門閂的凹槽內，設計隱秘
巧妙，而且「落扣」穩固安全，比今天的
「鎖」靈巧簡便。還有一種「陰陽窗」，推
左窗欞擋住光線，房間漆黑；推右窗欞重
疊，房間光亮，比今天的防盜窗要加窗簾擋
光巧妙。
土樓營造技藝，最神秘莫測的是一個
「變」字。宛如在黃土地上泥鑄立體的雕
塑，又如在一塊木頭上刻一朵花，全憑工匠
們沉澱的經驗與智慧。
遙遠的一天，師傅修牆發現了「日推

牆」：牆的向陽面先乾較硬，背陰面相對較
軟，在牆自身重力作用下，牆向背陰面傾
斜。如果牆體不校正過來，極易發生高空坍
塌。師傅將這層牆推掉了。重新夯築，有意
讓土牆微向陽面傾斜，待牆乾後就能自動調
節為垂直。這是夯牆的一項關鍵技術，有經
驗的師傅還能用谷笪遮擋、噴水等辦法來糾
正「日推牆」。
土樓安放挑樑、柱時，都要「量水提
留」：就是要考慮土牆的縮水量，以便土牆
乾透後，樑與柱能處於同一水平線上。「提
留」多少？全憑工匠的預測變化。
眺望土樓屋瓦上的「雞」，它讓我想到土

樓營造技藝的精湛與神秘。

勞動委員
●胡賽標

●客家土樓古樸雄渾。圖為遊客在福建龍
岩永定區土樓景區觀看民俗表演。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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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初二那年，班裏像是平靜湖面被投進巨石，泛起不
小的漣漪——轉來了個大塊頭同學。初見他，我便心生
揣測，看模樣，他足足比我大一歲，面容透着超乎同齡
人的成熟，身形高大壯碩，往教室裏一站，格外顯眼。
巧的是，我身旁恰有空位，自此，他成了我的同桌。
或許是因他那頗具威懾力的大塊頭，連老師瞧着他都

多了幾分敬畏，開學不久，便委以勞動委員的重任，讓
他躋身班幹部行列。在那個偏遠鄉下的校園，勞動委員
可不是個輕鬆名頭。那時的勤工儉學曠日持久，義務勞
動更是沒完沒了，課堂所學那點知識，恨不得全跟田間
地頭的實踐緊緊綑綁。常常上午還在教室裏，聽老師講
化學分子鍵的精妙結構，下午就得奔赴一望無際的桔
園，忙着燒草木灰做肥料。勞動委員之所以「不簡
單」，就在於每次勞動，他都衝鋒在前，在流血流汗的
艱辛裏彰顯價值，堪稱同學眼中「最可愛的人」。
那年深冬，寒風凜冽，吹得枯葉漫天紛飛，校園裏的

樹木褪去華裳，只剩光禿禿的枝丫瑟瑟發抖。我們班這
支勞動大軍，卻依舊浩浩蕩蕩向山上進發。隊伍最前
頭，是身姿挺拔、高大魁梧的他，如一面旗幟，領着大
夥前行。這次的任務是開挖水渠，山路崎嶇，我和搭檔
抬着一隻筐，都走得搖搖晃晃，仿若醉酒之人。反觀
他，一人挑着兩隻沉甸甸的筐，扁擔壓在肩頭，「吱
呀」作響，恰似不堪重負的哀鳴。他卻仿若未覺，嘴裏
喊着厚重有力、節奏明快的號子，那聲音在山谷迴盪，
感染着每一個同學，讓大家愈發幹勁十足。
歇工時，大夥圍坐一團，他滿臉自豪，伸出那雙布滿
老繭的手掌，掌心的厚繭、指節的粗糲，無聲地訴說着
過往的辛勞。在我們好奇目光的簇擁下，他打開話匣
子，講起自家事：父母年邁體弱、疾病纏身，下面還有
三個年幼的妹子要照顧。家中男丁僅他一個，身為老
大，田間地頭的農活自然全落在他肩頭，重活累活，從
無二話。末了，他長嘆一聲，眼神卻透着股倔強：「雖
說家裏窮，但貧窮可磨滅不了革命的鬥志，咱勞動人民
最光榮！」言語擲地有聲，在大夥心間久久迴盪。

可他這份「光榮」，到了課堂上卻常大打折扣。語文
老師總愛點他到黑板前回答些基礎問題，他瞬間沒了勞
動時的意氣風發，木木地站在黑板前，手中半截粉筆舉
了又放，放了又舉，侷促得手腳都不知往哪兒放。有
時，把沾滿粉塵的手往腦後一搭，試圖緩解尷尬，可黑
板上依舊一片空白。老師也不發話讓他回座，他便只能
呆呆站着，直至下課鈴響，那落寞背影，透着幾分無奈
與酸澀。
成績榜單上，他的名字總在末尾徘徊，好似被一股無
形力量拉扯，怎麼都掙脫不出低分的泥沼。可即便如
此，同桌的他從不輕言灰心，還特會給自己打氣，常拍
着胸脯跟我念叨：「我就是太粗心大意，會做的題也做
錯，不該錯的更是一塌糊塗。不過沒事兒，下定決心，
排除萬難，爭取更大的勝利……」話雖豪邁，現實卻殘
酷。與我同桌的兩年，課堂於他，像是迷霧籠罩、困乏
難耐的戰場，他一次次咬牙努力，卻一次次鎩羽而歸。
臨近畢業，學校宣傳欄張貼出欠費學生名單，仿若一
道晴天霹靂劈中了他。名單上，他的名字赫然在列，欠
繳學費1.5元。在那個年代，這雖不是巨款，卻成了壓垮
他求學路的巨石。班主任課堂上再次下達上繳學費的最
後通牒，那一刻，他眼神瞬間黯淡，湊近我，聲音帶着
顫抖與絕望：「我怕是讀不了書了……」那個周六傍
晚，老師責令他當堂歸還課本，空氣仿若凝固，死寂一
片。我瞧見，他眼眶瞬間泛紅，淚水奪眶而出，起初是
無聲哽咽，而後淚如決堤，簌簌滾落，那滾燙淚珠裏，
藏着不甘、委屈與絕望。
我不知道老師彼時心中所想，是否權衡過這一決定的
分量；也不清楚那一次次黑板前無言以對的窘迫，是否
已在他心底刻下無法磨滅的傷痕。他默默流着淚，拖着
沉重步子走出教室，大夥的目光似有實質，列隊為他送
行。坐在原位的我，滿心悵然，仿若有什麼珍貴的東西
悄然破碎。那一刻，我真切感到，這是我邁向成熟路
上，感受至深的一次別離，帶着青春的殘酷與成長的陣
痛，叫人刻骨銘心。


